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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离金山银山有多远

①

⑧

图1：秀丽雪野湖。
图2：富家庄村满山的油杏树。
图3：朗野蜜蜂小镇。
图4：富甲庄园工作人员在查看草莓长势。
图5：房干玻璃栈道。
图6：莱芜全民徒步大赛。
图7：雪野环湖彩道。
图8：秋到雪野湖。

□高留声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郝 磊 亓莹莹 王飞

出济南城，一路往东，不多一会儿，但见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这便是莱芜雪野旅游区。

靠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雪
野湖环湖旅游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地产、餐饮
和酒店星罗棋布，每逢节假日，一派生机勃勃。

然而，当视线偏移，雪野湖西北方向，是
地域面积更广的雪野山区，35个村落遍布其
中。村民们祖祖辈辈在大山里讨生活，渴望着
外面的世界和生活的富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
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
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
山银山。

坐拥绿水青山，雪野山区该如何转化生态
优势，真正将金山银山揽入怀中？

初秋，我们选取了其中的鹿野片区蹲点调
查。片区内9个村庄，统一规划，在2017年被批
准建设省级养生休闲小镇。雪野旅游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文汇告诉我们：“良好的生态是最好
的公共产品。我们正在谋划产业深度整合，让
这片山水成为老百姓的‘绿色银行’。”

农场离田园综合体有多远

中秋和国庆长假期间，雪野镇富甲庄园内
迎来了大批游客。正值秋收，孩子们在家长的陪
伴下，体验收玉米、刨地瓜、捡板栗等农活。

2017年，搞建筑出身的房增利承包了富家
庄村流转的1000亩山地，建起了这一片庄园，
发展休闲农业。

对假期游客络绎不绝的热闹场面，房增利
喜中看忧：“我们现在只是停留在了农产品种
植和采摘上，产业单一，游客来了只能是采摘
当季农产品。”

今年上半年，房增利去台湾观光考察，当
地的清境农场、姜麻园的运作模式让他颇受启
发。

台湾人依托农场里的农作物衍生出琳琅满
目的特色产品。在农场里，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以体验为主的农业、以文化创意为主的农产品
加工业、以科普文化为主的农场和以休闲度假
为主的民宿业高度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观
光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台湾之行对我触动很大，靠单一的产
业，庄园形不成真正的特色。只有跨产业深度
融合，庄园的特色才会呈现出来。这正是我们
田园综合体的差距所在。”房增利说。

现在富甲庄园正在筹划产业链的延伸。其
中一个项目简单而实在：把自产的地瓜加工成
粉皮，游客可以购买带走，还可以亲自体验粉
皮的制作过程。

离富甲庄园不远的金谷山庄，老板莫瑞亮
也意识到了产业单一带来的问题。金谷山庄以
水果采摘为主。今年6月份，莫瑞亮组织了山庄
里的第一届油杏采摘节，当天就吸引了600多人
前来采摘购买，往年不过5元一斤的油杏卖到了

10元一斤。但过了油杏采摘的季节，游客也随
之流失，只能再待来年。

莫瑞亮开始琢磨建气调冷库，将水果保鲜
储藏，只要游客来，不论什么季节，都可以吃
到最新鲜的水果。不久前，莫瑞亮又外出学习
果蔬深加工技术。两年的家庭农场开发让他摸
索出了经验：“传统的农业观光园、家庭农场
等只是农旅融合的载体，只有产业高度融合，
农民广泛参与受益，才能真正成为田园综合
体。”

采访中，莫瑞亮讲起淄博博山区中郝峪村
幽幽谷的经验。以前，当地村民也是靠天吃
饭，单一种植玉米、小麦，收入微薄。2003
年，该村以公司化运营的方式，开发幽幽谷，
启动乡村游。最初，农家乐是唯一的形态，游
客来了尝尝野味，吃只炖鸡，一走了之。近年
来，幽幽谷围绕休闲、度假、养生、体验为主
的休闲乡村旅游，先后开发了特色主题农家
乐、水上休闲餐厅、乡村美食DIY课堂、游戏
俱乐部、拓展培训中心、峡谷漂流、幽谷农场
牧场等参与式、体验式旅游项目，全方位地提
供吃、供、游、娱、购服务。游客们说：“在
这里，享受的不仅是美食、民宿，而是‘清淡
养生’的意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
式，成为吸引游客的最大特色。

雪野镇党委书记邹振儒说：“乡村振兴，
田园综合体建设是一个新支点，让农民充分参
与和受益，实现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
验的高度融合，打造鲜明特色和竞争力，实现
现有载体如农庄、农场、农业园区的升级换
代。这方面，浙江安吉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安吉模式，就是把安吉县整体当成一个大
景域来建设，把每一个村当成一个景点来设
计，把一户人家当成一个小品来打造。安吉以
“村庄规划”为抓手，通过产业调整、环境美
化、发展生态旅游等系列举措，把生态景观、
农耕文明、民俗节庆、地质探险等元素整合在
一起，形成可游可赏、亦耕亦采、有趣有乐的
新型乡村生态经济，迎来了山乡巨变。

坚持绿色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导向，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安吉
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
化”的绿色发展之路。以鲁家村为例，该村辐
射带动周边3个村庄，打造了“田园鲁家”田园
综合体。在4000多亩低矮的丘陵上，按照国家
4A景区的标准，统一规划设计了18个不重复
的、有差异化的家庭农场，一条4 . 5公里长的铁
路连起了18个农场，一农场一主题，产业的融
合带来了浓郁的乡村特色。

建设中的雪野养生休闲小镇正是借鉴了这
一模式，把所属的9个村规划成房干生态景区、
官正乐嬉谷、富甲庄园、金谷山庄、王老避暑胜
地和朗野蜜蜂小镇6个特色各异的旅游目的地。

“融合发展是田园综合体的第一要义。我
们正在建立起‘村集体+龙头企业+农场’的建
设模式。今后，雪野养生休闲小镇不再是生
产、生活和生态等方面单独发展，而是通过
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带动资源聚合、
功能整合和要素融合，使城与乡、农与工、生
产生活生态、传统与现代，在田园综合体中紧
密地连在一起。小镇成为农场‘批量制造
商’，带动农民致富。”李文汇说。

投资商和农民的利益如何捆绑

在雪野镇官正村乐嬉谷景区项目现场，投
资人庞华正亲自上阵指挥工人修建景区大门，
对于整个工期进度他显得很焦灼。

和济南九顶塔民俗欢乐园一样，乐嬉谷是庞
华在官正村计划打造的大型原生态文化旅游区。

原本投资次年就可开业的旅游区，如今建
设周期却拖了3年，迟迟未能开业，这让庞华的
投资成本不断增加。

说起原因，庞华的回答令记者稍感意外。
土地流转之前，村民仅靠种地收入十分微薄。
如今村民除了每年流转土地有固定的收入外，
在景区打工还能有一份收入。“本以为村民会很
高兴，但现在看来，并不完全是这样。”庞华说。

可这一说法，村民却不认可。官正村村民
李培秀父子告诉记者，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
子，土地在自己手里才有安全感。土地流转之
后，虽然能有流转的收入，但心里感觉土地已
经不是自己的了，今后的日子没有了依赖。

采访中，两件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景区
建设时，有一条路占了村民半棵花椒树，但投
资者为了节约成本，只给补偿了半棵树的钱；
村民日常在景区打工，原本两天的活，有时候5
天也干不完。

投资者和村民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
问题。看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这背后
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投资者和村民没有真正地将
利益捆绑在一起。

借助资本的力量，挖掘农村资源，带动百
姓致富，原本是一件对农民和企业都有利的好
事。可具体实施中，一些地方的资源开发、产
业培育，反而成了企业自己的事。企业用的是
自己的设备、自己的人，农民们眼巴巴地瞅
着，参与不进去，融入不进来，即便偶有参
与，也多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

农村的资源，农民做不了主，这显然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理念相悖。

庞华慢慢悟到，要让农民直接成为产业链
上的投资者、参与方、受益人，将自己的利益
与村民的利益真正地捆绑在一起，农民才可能
以主人公的身份参与乡村振兴，投资商也才能
把产业做得更有持续性。

于是，庞华主动提出，景区建成之后，要
在村里成立公司，主要服务于景区，以“工程+
物业+民宿+农家乐+商品”的方式，让村民参与
到景区运行中来。

利益联结，捆绑发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自然高。

以前，在富家庄村村民崔训美的眼里，自
己手上的几亩油杏就是累赘，每年卖不了多少
钱，还费不少力气。原本今年打算将果树砍伐
的她，却因为一件事改变了想法。

因为金谷山庄组织油杏采摘节，让崔训美
也沾了不少光。往年苦于卖不出去，今年却让
她家多收入了5000元。

“采摘节带了个好头，让村民看到了效
益，如今村民不仅没有砍伐油杏树的念头了，
而且都重视手里的果树，精心管理，等着丰收
后会有更好的效益。”莫瑞亮说。

“油杏效应”让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也看到了绿水青山的“盈利模式”。富家
庄村清新的空气、优质的水源、优质的土壤，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不仅如此，莫瑞亮还建立起北京、天津的
批发渠道。今后山庄和村民的水果丰收后，不
再会有“怎么卖”的问题困扰村民。

莫瑞亮还有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金谷山
庄利润再分配。

莫瑞亮意识到，虽然山庄是自己的，但地
还是需要农民来种，如果处理不好与农民之间
的利益，山庄的发展就会“卡壳”。“要让农
民可持续性地参与到乡村旅游建设中来，进一

步增加收入。”莫瑞亮说。
莫瑞亮已经有了成熟的规划。他打算将目

前山庄经营分为4个板块，即葡萄种植基地、油
杏种植基地、餐饮区域、娱乐区域。每个板块
是一个独立经营体，指派人数不一的村民负
责，在保证工资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板块的收
益情况，实行单独绩效考核，分配利润。

政策落地还要下几个台阶

“条条框框太多，总感觉被束缚住了手
脚，一不小心就触及到了‘红线’。”邹振儒
说。

无论是富甲庄园、乐嬉谷，还是金谷山
庄、蜜蜂小镇，雪野养生休闲度假小镇上的每
个项目都有自己成熟的小规划，但因为雪野镇
的大规划一直未批复，导致部分小规划迟迟无
法开工建设。

“说白了，乡镇一级还是缺少一定的自主
权。”邹振儒说，“我们的一些小规划实际上
是符合大规划的，也是往乡村振兴的方向去努
力，并且有的规划要比大规划作得还详细，既
然符合整体框架，是否可以让成熟的规划先行
呢？”

邹振儒介绍，乡镇一级对着市区几十个部
门，在一些小政策上往往牵扯到规划、建设、
国土、环保等，每个部门对乡镇都有考核，哪
一环节衔接不好都会让整个项目受到影响。
“我们应该向南方学习。浙江德清县的做法
是，不分项考核，而是资金和政策综合给予乡
镇使用，年底进行一次集中考核。”邹振儒
说。

“一些土地指标和资金等政策给乡镇就可
以了，乡镇会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利用。监管是
有必要的，但是要有度，不能砍伐一棵树也要
去跑手续。”邹振儒说。

政策教条，就会不接地气。
在金谷山庄的山头上，30多名工人正忙着

轮番接水浇树。
“上水肥一体化项目是我做梦都在惦记着

的事，可是申请却迟迟未能通过。”莫瑞亮无
奈地说，2017年他在金谷山庄开始搞家庭农
场。在来之前，村里申请到了农业综合开发蓄
水池建设项目，从山下水库引水到山上水库，
再从山上水库引到蓄水池中。因为政策不可重
复享受，这个项目建成后，莫瑞亮期盼的水肥
一体化项目迟迟得不到回复，虽然有了水，但
仅仅是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怎样来灌溉”这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没有解决，只能用最原
始的方法去浇灌。

“蓄水池项目我来之前就有了，只是我来
之后实施的，但却影响了申请水肥一体化，项
目只重复了一个‘水’字，却有很大的不同，
可不可以给政策松松绑呢？”莫瑞亮说。

采访中，基层干部和农场投资人抱怨最多
的是政策扶持资金太过平均。政策来了，往往
是撒芝麻盐一样的“雨露均沾”，大大小小的
都给一点儿，都享受了政策，但是谁也不够用。

力量不集中，反而削弱了政策的作用。今
年上半年，省里安排了1000亿元的财政资金，
用于全省乡村振兴。雪野镇干部听到消息后，
很是兴奋，但跑过省、市、区几级众多部门
后，心却凉了半截：不仅是市、区两级要截
流，交通、国土等部门也要留用，分到乡镇可
能就是一个可怜的零头。

平衡使用政策，资金“撒芝麻盐”，基层
尝到甜头，却又不解渴。

资金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上在雪

野有过成功经验。
站在雪野山区制高点马头崖向下望去，延

绵200公里的“雪野绿道”环绕着雪野山区，成
为山区的一大亮点。山区公路，每公里的成本
60万元左右，全部投资约为1 . 2亿元。像这样大
的投资，区、镇、村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2013年，省政府确定在莱芜市试点开展涉
农资金整合工作。这一年，全市整合37项涉农
资金，共计4 . 37亿元。莱芜从全市视角完成了
总体设计，启动了雪野生态农业观光走廊（雪
野绿道）等4个重点项目，目的是改善当地农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雪野绿道”连起了35个村3 . 8
万人口，利用整合的涉农资金，一年建成，真正起
到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乡镇振兴，需要政策扎扎实实地落地。
‘责任上移、权力下放’，或许是一个好的方
式。责任上移，可以让基层干部更有担当；权
力下放，会使政策发挥空间更大。这样才能让
落到乡镇的政策更接地气。”邹振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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